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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山水中的文人情怀探析
熊梦甜

天津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本文聚焦国画山水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深入探析其中蕴含的文人情怀。通过梳理国画山水的发展脉络，

结合文人阶层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剖析文人情怀在国画山水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与文化内涵，挖掘其背后的

哲学思想与审美意趣。研究旨在揭示国画山水不仅是自然景致的再现，更是文人表达心境、寄托理想、彰显人

格的载体，为当代理解传统国画的文化价值、传承文人精神提供理论参考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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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对国画山水文人情怀进行再审

视，既可以深刻认识到传统艺术和文人精神之间的密切

关系，更可以寻找到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精神锚点。目

前，国画山水研究大多停留在技法演变和风格分析上，

对于其中文人情怀进行系统性探析还有待加深。鉴于此，

本文以国画山水和文人阶层之间的关系为切入口，对文

人情怀在国画山水中的具体体现进行梳理，发掘国画山

水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根基，从而展示国画山水

背后所蕴含的丰厚人文精神世界。

1 国画山水和文人阶层之间的历史连结

1.1 文人介入国画山水的历史机遇

文人阶层介入国画山水创作并不是偶然的，是在一

定历史背景下社会结构、文化需求和艺术发展等多种因

素综合影响的产物。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导致文人阶层

疏离现实，开始走向自然寻找精神慰藉，这为山水题材

入画埋下了伏笔
[1]
。此时，玄学兴起推动“重自然、轻

功利”的审美思潮，文人不再满足于此前绘画多服务于

宗教或宫廷的功能，转而渴望通过艺术表达个人心境，

山水以其开阔的意境成为理想载体。到了唐朝，科举制

度的完善使得文人阶层不断扩大，其既有学识又有审美

素养，但往往因仕途起伏而面临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

突。在官场失意或者厌倦了世俗纷扰的时候，文人寄情

于山水之中，在笔墨中融进了对于自然的观照和对于生

活的感受。同时，唐代山水画技法初步成熟，为文人参

与创作提供了技术基础，而文人的加入又突破了此前工

匠绘画“重形似，轻灵气”的局限，赋予山水画新的文

化内涵。宋代的治国哲学强调文化而轻视武力，这使得

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同时也为文化

艺术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发展空间。宫廷画院虽然崇

尚精工细作，但是一些文人并不满足于它过分追求技巧

而缺少个性等缺点，他们开始在“士人画”的旗帜下积

极参与山水的创作。他们以“自娱”为目的，不迎合世

俗审美，借山水抒发胸臆，这种创作心态的转变，让文

人成为推动山水画从“技”向“道”升华的关键力量，

也让山水逐渐成为文人艺术表达的核心题材。

1.2 文人对国画山水艺术定位的重塑

文人介入创作之前，国画山水多以装饰或者纪实为

主，为宗教场所、宫廷陈设或者贵族赏玩服务，其艺术

定位偏于“实用”和“技艺展示”的层面。文人阶层涉

足之后，率先突破山水绘画功能限制，使之由“服务他

人”走向“自我表达”，重构山水画艺术价值取向
[2]
。

文人主张绘画不应仅仅停留于描摹自然这一表面，画中

景物成为传达精神和展示性格的中介，山水已不是简单

的景物再现，而应该是文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部投射，

并且文人对山水画审美标准进行了再造。此前，工匠绘

画以“形似”为评判核心，追求细节的精准与技法的娴

熟，而文人则强调“神似”与“意境”，主张通过简约

笔墨传递深远意趣。他们提出了“画外有意”这一创作

思路，主张山水画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还原自然实景，而

在于能否引起观赏者情感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思考。这

一审美标准的变化使山水画由“技艺层面”跃升至“文

化层面”，成为一种负载着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趣的艺术

形式。另外，文人对山水画创作主体的定位也进行了重

塑。文人干预之前，绘画大多由工匠所为，被视其为“技

艺”而非“雅事”；文人介入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知识、

诗词修养融入创作中，实现了山水画与文学、哲学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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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结合。他们以“士大夫”身份进行山水创作，使绘画

具有“雅”的属性，一改以往“画工”与“文人”身份

分离的局面，使山水画真正成为文人阶层的一种文化身

份和精神追求，彻底改变了山水画在中国传统艺术体系

中的位置，成为中国传统绘画中最核心的门类。

1.3 国画山水成为文人精神表达的核心载体

伴随着文人对于山水画艺术取向的重新塑造，山水

渐渐成为文人阶层不可替代的精神表现载体，而这种变

化源于山水画所具有的特征和文人所具有的精神需求

之间的高度一致。文人在一生中常常遭遇仕途选择与隐

居生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而山水的“可游览、

可居住”特质，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栖息之地——如画中

的青山、绿水、茂林和修竹，不仅是描摹自然，更是文

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集中体现。在现实处境不顺时，

文人们通过画或赏山水画来实现心灵“归隐”，暂时摆

脱世俗烦恼。从精神内涵传达来看，山水画形象与文人

价值追求高度一致。文人所崇尚的“君子品格”，常常

通过山水意象来隐喻：挺拔的青松代表坚韧不屈，高洁

的竹子象征虚心有节，隐逸的远山隐含着淡泊名利
[3]
。

文人不必直抒胸臆，只要用笔墨勾画山水形态，就能将

自己的道德追求、人生态度熔铸其中，观赏者通过图画，

可读出文人未明言的心境和品格。这种“以景喻情，以

物言志”的表达方式，让山水画成为文人精神世界的“视

觉诗篇”，同时，山水画创作和鉴赏的过程本身也是文

人精神修养的一种体现。文人画山水，注重“意在笔先”，

首先需在内心建构意境，再以笔墨传递，这个过程是内

心世界梳理和沉淀的过程；在山水鉴赏中，文人讲究“澄

怀观道”，通过对画面意境的体味来反思自我、感受自

然，从而达到心灵的涤荡和升华。无论创作或鉴赏，山

水画均与文人精神生活深度捆绑，成为文人抒发理想、

排解心境、提升修养的中心媒介。也正因如此，山水画

得以几千年来与文人阶层紧密相连，成为中国传统文人

精神中重要的艺术符号。

2 国画山水中文人情怀的具体表现形态

2.1“林泉之志”：渴望自然隐逸

“林泉之志”体现了文人在国画山水中的深厚情感，

起源于文人对世俗纷扰的疏远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将

对自然的向往融入笔墨描绘的山水之中。在传统社会，

文人多以仕途为理想之路，然而官场的纷繁复杂和仕途

的跌宕起伏往往使其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或遭

贬谪而壮志难酬，或厌倦权力斗争，急于从功利束缚中

解脱，这时自然山水就成了其心灵的“避难所”，山水

画也成为“林泉之志”的具象表现。在文人的笔下，山

水已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风景，而是被赋予了“可游览、

可居住”的精神特质。画面上，往往是小径通幽的林间

茅屋、临流而建的草亭或孤舟垂钓的隐士倩影，这些要

素并非实景的单纯复刻，而是文人内心“隐逸理想”在

画幅上的投影。他们通过绘制连绵起伏、烟雾缭绕的自

然景色，营造出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氛围，仿佛观者只

需凝视这幅画，就能步入这片静谧之地，暂时摆脱世俗

压力，这种渴望隐逸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文人坚守精神

独立的体现。他们借山水画传递“心向林泉，身在朝市，

意寄远方”的心境，即便身处官场，也能通过笔墨寄托

对自然的向往，保持内心的澄澈与人格的独立。从王维

笔下“空山新雨后”的宁静景象，到倪瓒画作中“逸笔

草草”描绘的疏淡山水，“林泉之志”始终是文人山水

作品的精神底色，使每幅作品都成为文人摆脱世俗、回

归自然的心灵载体。

2.2“诗书画印”：文人学识与艺术的融合

“诗书画印”的结合，体现了文人将其深厚学识和

艺术创新能力融入山水画的独特方式，也是文人与其他

艺术创作群体的显著差异。文人涉足山水画创作前，绘

画多以技法为重，文人则以深厚的文化素养打破了诗书

画印分道扬镳的艺术界限，四者的有机融合，使山水画

成为一种承载多重文化内涵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彰显了

文人特有的学识修养和审美意趣。文人作山水画，往往

在画面空白处题诗，诗句或是对画面景致的描摹，或是

对创作心境的表达，或是对人生感悟的寄寓，使诗画互

释、相映增辉。诗歌的文字意境拓展了绘画的视觉空间，

绘画的具象场景也为诗歌提供了直观载体，两者结合让

观赏者在领略笔墨之美的同时，也品味到文字之韵，对

文人精神世界有更深的领悟。与此同时，文人将书法技

艺融入绘画笔墨，注重“以书入画”，书法的用笔、笔

势使山水线条具有更强的节奏感和生命力——篆书的

圆熟、隶书的古拙、行书的灵秀，皆可从山石皴法和树

木勾勒中寻得踪迹，使山水笔墨不仅是造型手段，更是

彰显文人书法功底和艺术个性的方式，盖章则为山水画

增添了文化印记和身份标识。文人印章内容多样，或镌

刻姓名字号，或镌刻吉语格言，或镌刻山水诗句等，印

章的用料、篆法、刀法各异，与画面笔墨、题诗相互补

充。一枚朱红印章缀于水墨山水间，不仅使画面构图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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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均衡、凸显文人文化身份，也让作品成为文人知识、

技艺与精神的集中体现，使山水画从纯粹的视觉艺术中

超脱出来，成为承载文人整体文化素养的重要媒介。

2.3“笔墨意境”：用简洁的笔墨传达出深远的心

境

文人山水画最核心的魅力，在于以朴素笔墨营造深

邃意境，以凝练的艺术语言传递内在的复杂心境，这既

是文人绘画技法的革新，也是其精神追求的艺术集中体

现。区别于宫廷画院追求的精工细作、面面俱到，文人

作画不刻意还原景物细节，更强调通过笔墨的浓淡、干

湿、疏密等变化，传达画面背后的情与意，达到“以少

胜多”的艺术效果，文人山水往往以“简”为贵：寥寥

数笔勾勒山之轮廓，淡墨渲染云之飘渺，几簇行笔展现

树之生机，看似简约却意蕴无穷。这种“简”并非技艺

上的简单，而是文人对“删繁就简”艺术哲学的实践—

—他们认为，真正的艺术价值不在于描摹自然外观，而

在于捕捉自然灵性与自我心境，冗余的细节会遮蔽核心

意趣。因此，文人会主动舍弃创作中次要的元素，以最

凝练的笔墨直抵内核，让观赏者通过简约画面，体会到

超越视觉的心灵共鸣，笔墨的变化更直接映射文人心境：

浓墨重彩，或许传达激越或沉郁之情；淡墨轻染，常蕴

含幽静或淡然之态；线条流畅，透露出自由开朗的气质；

笔触顿挫，则隐含内心的波澜。如倪瓒所绘山水多以“逸

笔”为主，笔墨疏淡飘逸、画面空寂，既是其“逸品”

的审美追求，也反映了他历经世事沧桑后，对淡泊、超

然心境的坚守。文人正是通过这种“笔墨随心”的创作

方式，将山水画变为心境的“镜子”，让每一笔、每一

划都承载情与思，使朴素笔墨拥有触动心灵的深刻力量。

3 文人情怀形塑国画山水的艺术特质

3.1 促进山水由“写实”到“写意”的过渡

文人阶层深度介入前，国画山水长期以“写实”为

主要艺术取向，创作者多为工匠或宫廷画师，创作宗旨

侧重于还原自然实景，满足装饰或纪实需求，手法上更

注重对山石纹理、树木形态、水流走向等的精细刻画，

力求“形似”的精准度。这种写实风格虽能展现自然山

水的具象之美，却难以承载创作者的精神情感与个性表

达，使山水画止步于“技艺展示”层面，缺少深层次的

文化意涵，文人情怀的灌注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限，推动

山水画完成了由“写实”向“写意”的关键性转变。文

人阶层以“抒情言志”为创作核心，认为绘画的价值不

在于复刻自然，而在于借笔墨传达内在心境与精神追求。

他们摒弃了写实风格中对细节的过度雕琢，转而注重捕

捉山水的“神”与“意”——不纠结于某块山石的具体

形状、某棵树木的准确质感，而是通过概括的笔墨，勾

勒出山水的整体神韵，传达出自然背后的生命力与自身

的情感共鸣。

3.2 奠定“逸品”在山水审美中的中心地位

文人干预山水画创作前，传统绘画审美虽有“神品”

“妙品”的评定标准，但更侧重技法的娴熟度与形象的

还原度，虽强调“巧”与“能”，却尚未形成以精神品

格为核心的高阶审美理念。文人情怀融入山水画创作，

在丰富其审美维度的同时，也将“逸品”推至山水审美

体系的中心地位，重塑了山水画创作的价值判断准则，

“逸品”最初源于对文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指超越世俗

功利、追求自由超然的心境，文人将这一理念带入山水

画审美，赋予其独特艺术内涵：“逸品”山水不追求技

法的极致精巧，不迎合世俗审美偏好，而以“自然天成”

“意趣高远”为核心，强调创作者所传达的精神品格与

个性气质。文人认为，“逸品”之作应是创作者内心世

界的自然流露，笔墨间需蕴含“不刻意、不造作”的洒

脱，画面需营造“超尘脱俗”的意境，让观者感受到超

越技法层面的精神震撼。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画山水中的文人情怀，是文人阶层几

千年精神世界的艺术凝练，融合了自然山水与人文精神，

使画作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媒介。在历史联结、表

现形态、文化内涵、艺术塑造等方面，文人情怀始终是

国画山水之魂，使其在技法层面之外拥有深刻的文化价

值。也正因如此，国画山水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才能不断

焕发生机，文人情怀才能持续传递新时代的深厚文化力

量，为当代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培育提供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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